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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卷

员

离斋期只有五个礼拜，雪儿巴茨卡娅公爵夫人原以为在

这之前举办婚礼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连半个嫁妆

也来不及办齐。但后来她又不能不同意勒文的意见：过了斋

期再办就太迟了，因为雪儿巴茨基公爵嫡亲的老姑母重病在

身，眼看已不久于人世，要是一旦服丧，婚期只得往后拖

延。

公爵夫人同意斋戒前把婚事办了，谆是得把嫁妆分作两

份：一份大的，一份小的。

勒文始终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之中，此时的他，仿佛觉

得他自己的幸福便是人间一切的主要目的和惟一的目的，眼

下自己对什么都不必考虑。他甚至对未来的生活也毫无计

划，毫无设想；他一切都听任他人决定，因为他知道，事事

都会安排得妥贴圆满的。他该干什么，也自有他的兄长和斯

杰潘·阿尔卡里奇以及公爵夫人来给指点。他只要一一同意

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便是了。哥哥替他筹钱，公爵夫人劝他婚

后离开莫斯科，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建议他到国外。他全都

同意。他心里想：只要你们高兴，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

了；我是幸福的，随你们干什么，我的幸福都不可能因此增

加或减少。当他把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建议他们到国外去的

话告诉基弟时，基弟不同意这么做，她对未来的生活竟有自

己的一番打算。她深知，勒文所爱的事业在乡下。他看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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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，她对这一事业，不但全然不懂，而且也不想去弄懂。然

而，这并不妨碍她把这一事业视为至关重要之事。正因为如

此，她明白他们的家就在乡下，所以她不愿意定居外国。这

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很使勒文吃惊。但是，由于他觉得到

哪儿都没有关系，于是当即就请斯杰潘·阿尔卡里擎到乡下

去安排———好像这是人家份内的事似的，他这人决断力很

强，那边的事就全由他安排好了。

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在乡下为新郎新娘到来安排停当，

回来之后有一天对勒文说：“你做过忏悔的证书吗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啦？”

“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。”

“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”勒文叫了起来。“我大概有八九

年没参加斋戒了。这事儿我连想也没有想过。”

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笑着说：“你还说我是个虚无主义

者！你这样是不行的。你必须参加斋戒。”

“哪一天呢？就剩四天了。”

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也替他办妥了这件事，于是勒文就

开始做忏悔。像勒文这样一个不信教但又尊重他人信仰的

人，要去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实在非常难受。现在，正当自己

万事如意、心花怒放之时，却不得不要么弄虚作假，要么亵

渎神明。他觉得自己既不能作假，也不能亵渎神明。不管他

追问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多少次，能否不去忏悔就领到证书，

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都断言这根本不可能。

“只花你两天功夫，这还怎么啦？再说，司祭是个非常

好的挺开明的老头儿。还没等你觉出来，他就能把你这颗牙

给拔掉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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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站着做第一次日祷的时候，勒文试图再次唤起自己十

六十七岁那个时代所体验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。但是他立刻

就确认这是彻底不可能的。他极力把这一切都看成走亲访友

那样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；可是他又觉得连这一点也无法做

到。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，勒文也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

样，是摇摆不定的。信仰吧，他做不到，但同时，他又不能

坚决认定这一切全都不好。

在做祷告的时候，他时而听着祷词，尽力把与自己相容

的观点附加于其中，时而，当他对祷词感到不能理解，觉得

应该加以批判之时，设法做到充耳不闻，专心致志地去思考

问题、观察四周、回忆往事。

他坚持做完了日祷、晚祷和夜祷后，到了第二天，他起

得比平日更早，连茶也没有喝，早上愿点钟就来到教堂做早

祷和忏悔。

在教堂里，除了一个在乞讨的士兵、两个老太婆和几个

教堂执事，再就没有什么人了。一个年轻的助祭，穿着薄薄

的法衣，那长长的脊背的两半明显地突现出来，他过来迎住

勒文，随即走到墙边的小桌旁，开始念诵训诫。在他念诵的

时候，尤其是在他再三地急促地重复“愿上帝保佑”（听上

去“保佑”成了“不要”）的时候，勒文觉得他的思想凝固

了，而且打上了封条，眼下绝不要去碰它、动它，否则就会

乱套了，于是他站在助祭后面继续想心事，不去听更不去领

会。“她脸上的表情丰富极了”，他想起昨天他们俩儿坐在屋

角那张桌子旁的情景时对自己说道。他们相对无言，在这段

时间内他们差不多总是这样。接着，她把一只手放到桌上，

不停地把它张开、握紧，看着手的动作，她自己也笑了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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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，然后又怎样仔细地观看那粉红色

的手掌上交错着的纹丝。“又该念‘不要’了，”勒文心里

想，一面画着十字，鞠着躬，望着正在鞠躬的助祭那背部的

柔软动作。“后来她抓起我的手，仔细地看着掌纹说：‘你的

手真好。’”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看了看助祭那短短的

手。“没错，这就快结束了，”他想，“不对，好像要从头念

起，”他心里想，注意听着祷告。不，是要结束了；瞧，他

正在深鞠躬。结束之前总要来这么一下子的。

助祭从波里斯绒袖口里伸出一只手偷偷接下一张三卢布

钞票，说他这就去登记，随后就用他那新靴子大声地踩着空

荡荡的教堂的石地板，快步走上了祭坛。

不多一会儿，他从那里往外望了望，就向勒文招手。一

直被锁住了的思想此刻在勒文的头脑里稍稍活动了起来，但

他连忙把各种念头驱走。“总会解决的，”勒文想了想，就朝

读经台走去。他迈上台阶，往右一转，就看见了司祭。

司祭是个小老头儿，留着稀疏的花白胡子，一双善良的

眼睛露着倦意，他正站在读经台旁，翻动着圣礼书。他向勒

文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立刻就以惯用的腔调读起了祈祷文。读

完以后，他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朝勒文转过脸来。“凡人看

不见的基督已经降临，他前来听您的忏悔了，”他指着十字

架上的耶稣像说道。“您相信神圣的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

吗？”司祭接着问道，问时把目光从勒文的脸上移开，双手

在圣带下合拢起来。

“我从前怀疑，而且现在还在怀疑一切。”勒文用自己也

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出这话，说过就闭口了。

司祭等了几秒钟，看他还要说点什么，然后就闭上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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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用弗拉基米尔口音赶忙说道：“怀疑乃人类的天生弱点，

不过我们应当祈求仁慈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念。您有什么特

别的罪过吗？”

“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。我对一切都怀疑，大多时候

我都是在怀疑的。”

“怀疑是人类的天生弱点，”司祭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那么您主要怀疑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什么都怀疑。有时我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。”勒文情

不自禁地脱口说道，随之又为自己失言而感到惶恐。

可是，勒文的话似乎并没有对司祭产生什么影响。“怎

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？”司祭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连忙

说道。

勒文没有作声。

“既然您看得见被创造的万物，那么您怎么还能怀疑造

物主的存在呢？是谁用日月星辰装点天空的？是谁把大地打

扮得这么美丽的？没有造物主能行吗？”他说着，用探询的

目光瞥了勒文一眼。

勒文觉得，这时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合适的。所以

只得就问题回答问题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您不知道？那么您怎么就去怀疑上帝创造万物了呢？”

司祭带着莫名神情说道。

“我什么都不明白。”勒文红着脸说，他觉得自己的话很

蠢，但觉得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也不可能不蠢。

“请您祷告上帝，祈求上帝吧。这连神父们也有过怀疑，

也恳求过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。魔鬼是有巨大力量的，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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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绝不该受它控制。祷告上帝，恳求上帝吧。”他接连地重

复着。

司祭停顿了一会儿，似乎在想什么。

“我听说，您准备同我的教区教民和忏悔者雪儿巴茨基

公爵的女儿结婚，是吧？”接着又微笑着添了一句：“她是位

很好的姑娘啊！”

“对的。”勒文答道，同时替司祭感到脸红。心想：他在

主持忏悔的时候问这件事有什么必要？

于是，司祭就像回答他所想似的，对他说道：“您要结

婚了，上帝也就可能会赐给您后代，不是吗？如果您不去战

胜您心中的魔鬼———把您引上不信教歧途的魔鬼的诱惑，那

么您还能给您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？”他带着温和的责

备口吻说道。

“如果您爱您的儿女，那么您，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，

就不会仅仅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荣华富贵；您还会希望他们

得到拯救，希望真理之光能照亮他们的心灵。不是吗？要是

天真的孩子问到您：‘爸爸！这世界上叫我特别喜欢的一切，

像大地、水、太阳、花、草，都是谁创造出来的？’那您又

如何回答他们呢？难道您能对他们说‘我不知道’吗？您是

不可能不知道的，因为上帝已经无比仁慈地向您揭示了这一

切。或者您的孩子问您：‘死了以后我会怎么样了？’如果您

什么都不知道，您能说些什么呢？您怎么样回答呢？您就任

由他们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？这可不好啊！”他说到这

儿就打住了，头一偏，用慈爱温和的目光望着勒文。

勒文此刻什么也没有回答———不是他不愿意同司祭争

论，而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类问题；再说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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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一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时，再去考虑怎样回答也不迟。

“如今您正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，您应该选定道路，坚

定地走下去。您祷求上帝吧，求上帝以慈爱为本帮助您、怜

悯您吧。”司祭结束了自己的话。接着他念起了赦罪祷文：

“愿我主上帝，基督耶稣，以自己无限的慈爱，宽容这个儿

子⋯⋯”司祭念完后又为他祝福，这才放他走了。

这天勒文回到家里，心情非常好，因为那种令人难堪的

状况，不用他说谎就结束了。除此之外，在他脑子里还留下

模糊的记忆，那个善意可爱的小老头所说的一番话，似乎完

全不像他起先所想的那样愚蠢，而且卿中道理，有的还需要

弄明白。

“自然，不是现在，”勒文想，“等以后再说。”勒文现在

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有不

豁达和不纯洁的东西，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跟有的人一模一

样，对别人所抱的态度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很不喜欢，为此他

还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。

当天晚上，在多莉家里勒文和未婚妻一道度过，感到特

别快活。在对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描述自己心情如何兴奋的

时候，他说他快乐得活像一条被训练跳圈儿的狗，终于领悟

并完成了要求做的动作，于是兴高采烈地汪汪直叫，还摇着

尾巴，忘乎所以地在桌子上和窗台上又蹦又跳。

圆

勒文遵照习俗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，没有去看未婚妻，

只在他下榻的旅馆里同偶然到他这儿来的三个单身汉一道吃

午饭。这三人一个是他的兄长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，一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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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大学同学卡塔瓦梭夫，如今是自然科学教授。这回是勒

文在街上碰见他，把他拉到这儿来的，还有一个是奇里科

夫，莫斯科的民事法官，勒文的男傧相，还是他猎熊的伙

伴。这顿饭吃得开心极了。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心情很好，

卡塔瓦梭夫独树一帜的见解更让他喜不自禁。卡塔瓦梭夫感

觉到自己的见解受到重视和理解，于是更淋漓地加以发挥。

奇里科夫则不管大家谈论什么，他都愉快地参加进来。

卡塔瓦梭夫保持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，一字一顿地拉长

声音说道：“我们这位朋友康斯坦丁·德米特里奇当年是个何

等有为的青年啊。我指的是昔日，因为眼前已经不是当年的

那个他了。刚出校门的时候，他是热爱科学的，他所关心的

都是与人类攸关的大事；而现在呢，他的才能却有一半用来

欺骗自己，另一半用来为这种欺骗作辩护。”

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说：“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，我

真还没有见过。”

“不，我并不反对结婚。我赞同分工。有的人什么也不

会做，那就应该去造人，而其余的人，都应该促使他们得到

教育和幸福。我就是这样理解的。喜欢将这两种分工混淆起

来者不在少数，我是不在其列的。”

“等我得知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会多么庆幸！”勒文说，

“一定要请我参加婚礼啊。”

“我已经在恋爱啦。”

“没错，爱上墨鱼了。你知道，”勒文对哥哥说，“米哈

依尔·谢苗诺夫正在写一本有关营养的著作和⋯⋯”

“哎，别乱说！写什么都无关重要。重要的是我真的爱

墨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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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爱墨鱼并不影响您爱妻子呀。”

“墨鱼嘛，是不妨碍，但妻子会妨碍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到时您就知道了。看您现在，又爱务农，又爱打

猎，———可是往后，您就等着瞧吧！”

奇里科夫说：“对，阿尔希普今天来了，说是普鲁特诺

那边来了许多驼鹿，还有两头熊呐。”

“哎，缺了我，你们也准能捉到猎物的。”

“这是实话，”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说，“可往后你就跟猎

熊这档事儿说声永别吧，———夫人不会放你去的！”

勒文笑了笑。一想到妻子不肯放他去的情景，他就乐不

可支，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。

奇里科夫说：“要是您不去，就是把两头熊都猎到手也

是令人遗憾的。还记得上回在哈比洛沃的情景吗？真神了！”

在对方认定不结婚也可能会有什么乐趣的情况下，勒文

不愿去扫人家的兴，所以就什么都闭口不谈了。

“同单身生活告别的习俗得以确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”

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说，“可是不管有多幸福，还是会为付出

自由而惋惜的。”

“您是否承认有那么一种感觉，像果戈里笔下的新郎在

即将举行婚礼时想从窗口跳出去呢？”

“肯定是的，只不过不承认罢了！”卡塔瓦梭夫说，并纵

声大笑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，窗子可是敞着的⋯⋯咱们这就动身到特维尔！

那儿有一头母熊，咱们可以直捣熊窝。真的，就坐五点钟的

车。”“走！这儿的事儿随便他们怎么办好了。”奇里科夫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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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说。

勒文也笑着说：“我心里却找不出惋惜自由的感觉。”

“现在您心里乱麻一团，自然找不出什么感觉啦，”卡塔

瓦梭夫说，“等到您稍微清醒一点儿，那就有感觉了！”

“不，要真是那样，说什么我也会有所感觉的，就是得

到了感情（他不愿意当着对方的面说爱情）⋯⋯和幸福，但

总会为失去自由而觉得可惜的⋯⋯可是恰恰相反，我倒为这

样失去自由而兴奋。”

“真麻烦！此人无可救药了！”卡塔瓦梭夫说，“好吧，

让咱们来干杯，祝他百病全消，或者，祝他的梦想哪怕有百

分之一能够实现。———这也算得上是人世间前所未有的幸福

了！”

一吃完饭，客人们就走了，为的是赶紧更衣去参加婚

礼。

这时只剩下勒文一人，他回味着这些单身汉们的话，于

是又一次问自己：到底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种为失去自由

而惋惜的心情？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笑了。“自由？要自由

干什么？幸福恰恰在于去爱，心甘情愿，想她之所想，思她

之所思，就是说，不求任何自由，———这就是幸福！”

“可是，我了解她的心思，她的愿望，她的感情吗？”忽

然有个声音悄悄问道。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，他沉思起来。

一种奇异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。他感到恐惧、怀疑，对一切

都怀疑。

“万一她不爱我呢？万一她只不过要出嫁才嫁我的呢？

万一她甚至连自己正在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呢？”他向自己不

断发问。“她也许会清醒过来，于是，一结了婚就明白自己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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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爱我，而且过去也不可能爱过我。”于是种种与她有关

的奇怪的、最坏的想法便开始涌上他的心头。他嫉妒起她对

伏龙斯基的态度了，就像一年前那样，仿佛他看见她跟伏龙

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。他怀疑她没有把真情全都

告诉他。

他一下跳了起来。“不，这样可不行！”他绝望地自言自

语。“我这就去找她，去问她，最后一次对她说清楚：我们

还是自由的，关系到此结束是否更好？这样总比一辈子不

幸、耻辱和不忠要好得多！！”他怀着绝望的和对所有人、对

自己、对她都愤恨的心情走出旅馆，坐车直奔她家而去。

他在后屋里找着了她。她正坐在衣箱上，和一个侍女在

清理东西，挑拣着搭在椅背上和堆放到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

衣服。

“咳！”她一见他就叫了起来，高兴得容光焕发。“你怎

么，您怎么（最近这几天她跟他说话时忽而称“你”，忽而

称“您”）来了？真没有想到！我正在挑当姑娘时穿的衣服

呢，看哪一件给哪个穿合适⋯⋯”

“哦！这很好！”他说，心情忧郁地望着侍女。

“你去吧，敦尼亚莎，我待会儿再叫你！”基弟说，“你

怎么了？”她问，侍女刚出去，她就毫不犹豫地用“你”称

呼他。她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特，既激动，又阴沉，她感

到心慌意乱。

“基弟，我很痛苦。我一个人受不了这种痛苦，”他带着

绝望的声调说，并站到她跟前，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眼

睛。从她脸上那深情而诚挚的神情，他已经明白自己想要说

的那一套，全不过是庸人自扰之举，可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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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他的疑虑。“我来是要说，现在还不晚。这一切都可以

作废，取消。”

“什么？我一点也不懂。你怎么了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我说过上千遍，而且不能不考虑的⋯⋯就

是我配不上你。你本不可能同意嫁给我的。你考虑考虑吧。

你走错一步了。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。你是不会爱我的⋯⋯

如果你⋯⋯最好还是说说吧，”他说着，没有抬眼看她。“我

会变得不幸。让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；什么都比不幸

强⋯⋯趁现在还有时间，不管怎样总会好一些⋯⋯”

“我不明白，”她恐慌地说，“就是说你想拒婚⋯⋯不要

办了？”

“是的，要是你不爱我的话。”

“你疯了！”她叫了起来，气得满脸通红。

然而，他的样子是那么可怜，她不由得压下心头的怒

火，把衣服从椅子上推掉，坐到他的身旁。

“你都在想些什么？全都说出来吧。”

“我想，你不可能爱我。凭什么你会爱我呢？”

“我的上帝！我怎么办才好啊？⋯⋯”她说着，哭了起

来。

“唉呀，我都干了什么了！”他叫了起来，同时跪在她面

前，吻起她的双手。

五分钟之后，公爵夫人走进来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两人已

经完全和好了。基弟不仅使他确信她爱他，而且还针对他所

提的她为什么爱他的问题，给他细说了爱他的原因。她告诉

他，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，是因为她了解他喜欢什

么，而且了解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。这一来他觉得完

—圆员—

◆ 安娜·卡列尼娜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全清楚了。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，

边清理衣服，边在争论，因为基弟要把勒文向她求婚时她穿

的那件咖啡色的连衣裙送给敦尼亚莎，勒文则坚持这件衣服

谁也不给，可以给敦尼亚莎一件蓝色的。

“你怎么不懂呢？她的头发是黑色的，穿蓝色的不合适

⋯⋯这我都是考虑过的。”

公爵夫人听说他来的原因，半真半假地生气了，叫他马

上回家换衣服，不要妨碍基弟梳头，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

就要来了。

“这些天来她本来就什么也吃不下，人都消瘦了，可你

还来说那些傻话，叫她不得安宁，”她对他说，“你走吧，走

吧，我亲爱的！”

勒文尽管感到又内疚又惭愧，但却完全放心了，就这

样，他回到了自己的旅馆。他的哥哥、多莉以及斯杰潘·阿

尔卡里奇，一个个都盛装打扮，正在等着他，好用圣像为他

祝福。再不能耽搁了。多莉还得回家，把她那个卷过发和抹

过油的儿子接来，因为他到时得捧着圣像伴随新娘。还有，

必须派一辆车去接男傧相，另一辆车把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

送走后该转回来⋯⋯总而言之，要处理的事非常复杂，非常

之多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不能再耽搁了，因为已经六点

半了。

圣像祝福仪式进行得不像样子。斯杰潘·阿尔卡里奇与

妻子并排站着，开始摆出一副令人发笑的庄重姿势，手举圣

像，叫勒文鞠躬，然后面带亲热和逗乐的笑容祝福他，吻了

他三下；多莉也照样做了；做过后便急匆匆地坐上马车，并

且又去为调派车辆这一重任而忙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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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吧，我看咱们就这么办：你坐咱们家的车去接他，

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如果乐意走一趟，那么完事就把车打发

回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很乐意。”

“我们现在就把他接来。东西都送去了吗？”斯杰潘·阿

尔卡里奇说。

“送去了，”勒文答道，接着就吩咐库兹玛把要换的衣服

拿来。

猿

一大群人（多半是女人）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

的教堂。那些来不及挤进里圈的人就都往窗口拥去，你推我

挤，吵吵嚷嚷，隔着窗栅往里面张望。

二十多辆马车在警察指挥下已经沿着大街停放有序。一

位制服笔挺、神采奕奕的警官，不顾严寒，站立在门口。还

有车辆陆续不断地前来，进入教堂的有的是头戴花饰、手提

裙裾的女宾，有的是脱下军帽或黑礼帽的男宾。在教堂里

面，一对枝形烛架上和各处圣像前的蜡烛全都点亮了。圣像

壁红底上的金色光轮、圣像镀金的雕刻花纹、银色的枝形烛

架和烛台、地上的石板、地毯、唱诗台上的神幡、读经台的

台阶、旧得发黑的圣经、还有司祭和助祭们的法衣乃至法衣

内的长衣———这一切的一切，无不洒满了融融烛光。在温暖

的教堂的右边，在举目都是燕尾服和白领带、制服和锦缎、

天鹅绒、丝绸、头发、鲜花、裸露的肩膀、手臂以及长手套

的人群中，不断传来压着嗓门但却十分热烈的说话声，这声

音在高高的圆屋顶上奇特地回荡着。每一次大门打开，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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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声的时候，人群里的说话声便嘎然而止，大家全都一下回

过头来，盼望看见正在进来的新郎和新娘。然而，大门已经

打开十多次了，而每次进来的要不是加入到右边来宾席里的

姗姗来迟的客人，就是骗过或买通了警官，混进左边观礼席

的观众。现在无论是亲友还是来旁观的人，全都等急了。

最初大家以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会到的，对他们的迟到

还不太在意。后来就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往大门张望，议论起

会不会出什么事儿。接下去，这种迟到便令人感到很不妥当

了，于是亲戚和客人们都尽力装作不去想新人的样子，只顾

说他们的话。

大辅祭似乎想提醒人们注意他的时间如何宝贵，很不耐

烦地咳嗽起来，咳得连窗玻璃都在颤动。唱诗台上的歌手们

也心烦了，只听到他们一会儿练练嗓子，一会儿擤擤鼻涕。

司祭一会儿让执事，一会让助祭去看看新郎到了没有，而他

自己，尽管穿着法衣，系着绣花腰带，也一次再次地走到侧

门去等候新郎。有一位太太终于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这可太

奇怪了！”于是所有的宾客都焦急起来，开始大声地说出自

己的诧异和不满。一位傧相驱车去探个究竟。这个时候基弟

早已准备停当，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连衣裙，披着长长的婚

纱，头戴香橙花冠，正同代替母亲的女主婚人和姐姐利沃夫

夫人一道站在雪儿巴茨基家的客厅，眼睛盯着窗外，等着傧

相前来通报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，但她空等了已有大半个小

时。

在这同一时刻，勒文却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

动，他只穿好长裤，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，只见他频频地

把头探到门外，向走廊里张望。可是在走廊上总也看不见他

—缘员—

◆ 安娜·卡列尼娜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